
妻喜食香椿，此习性由来已久。
一般清明前后，集市即有香椿出售，动辄

五六十元。妻见，馋。每遇此情况，均劝妻，稍
忍，明日价必降。翌日，果然。复劝妻，多忍几
日，应至几元，食之不晚。妻亦不怒，只嗔怪吾
吝啬。待其食椿，喜上眉梢，嗔怨俱销。

古人称香椿为椿，臭椿为樗。早在《山
海经》中就有记载“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
櫄木，即椿树。此外，《庄子·逍遥游》中也提
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秋”，将香椿
视为长寿的象征。

食椿，又名“吃春”。中国民间有“食用
香椿，不染杂病”之说法。据《本草纲目》记
载：“椿木皮细肌实而赤，嫩叶香甘可茹。”视
香椿为食药同一。

翻开中国历史，古人关于食椿之记载，
俯拾皆是。北宋魏国公苏颂在《本草图经》
中有记：“椿木实，而叶香，可啖。”此为公认
之食椿记载肇始。范仲淹亦云：“遍植大椿，
可材可啖，其固民之生而树民之本。”此为食
椿之蹊径另辟。明朝文人李濂在《村居》中
说:“抱孙探雀留客剪椿芽。”此处香椿已为待
客之佳肴。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到：

“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此为食椿
之情有独钟。康有为亦有诗咏椿曰：“山珍
梗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长春不老汉
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虽稍显夸张，但也
算道出了喜椿人之心声。

由此可见，国人食椿之习性亦由来已
久。不仅布衣百姓，文人雅士，即使达官贵
人，甚或皇亲国戚，也喜食之。据史料记载，
北椿南荔曾并为汉代两大贡品，可见皇帝老
儿亦好此一口。

为博妻一笑，去岁特意从老家带回香椿
几株，与几丛萱草一并种于院中，既取“椿萱
并茂”之美好寓意，又可满足妻口腹之欲。

冬肥春水，精心伺候。春分过后，天气
回暖。便每日观椿，十日有余，方见其萌动。
始赤，芽蜷似菊。初绽，如幼鸡头冠。寸余，
对妻曰：及至两寸，方可食之。

是日，晚归，望椿头，秃秃如也。
以目询妻。妻笑答：与鸡子同炒，已进

吾腹，味十足美矣。

小城的春天
茹椿小记

■ 张永春

■ 马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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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海寻春
■ 王赛婷

熬过寒冬，宜川这座镶嵌在黄土高
原的小城，卸下寒凉，迎回了属于她的
春天。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宜川人而
言，这春日是刻在骨子里的熟悉与眷
恋，是每一年都期盼的重逢。

清晨，漫步在河堤的步道上，风拂
过脸庞，还带着一丝未散尽的凉意。晨
雾尚未散尽，河边的垂柳悄悄抽出嫩黄
的新芽，远远望去，恰似笼着一层轻薄
的绿纱，朦胧间藏着无限生机。河面的
冰早已消融，澄澈的水面被风轻轻撩
动，泛起层层细碎的涟漪，映着岸边初
醒的草木，映着小城初醒的模样。

远处的长山，褪去了苍茫，最先撞
入眼帘的是迎春花。金黄的花串缀满
纤细的枝条，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像一
串串叮当作响的风铃，叽叽喳喳地宣告
着春的讯息。再过几日，山桃花便循着
春意苏醒，她没有迎春花那般热烈张
扬，只是一簇簇一丛丛依偎在山林间，将
硬朗的山岗，也变得温柔起来，风过山
林，花香漫溢，飘向小城的每一个角落。

惊蛰唤醒了地下沉睡的生灵。蚂
蚁从洞口探出脑袋，东嗅嗅西闻闻，寻
觅着被春风吹落的草籽；野兔蹦跳着蹿

出田埂，在暖融融的阳光里抖落一身泥
土，啃食着刚冒尖的嫩草芽，鼻尖蹭过
坡上星星点点的迎春花；春燕衔着柔软
的春泥，掠过仕望河的水面，翼尖擦过
岸边抽芽的柳条，在农家屋檐下忙着筑
起新巢；村口的老母鸡，领着绒球似的
小鸡崽，一步一啄地悠哉觅食，偶尔发
出几声温柔的咕咕声，脚边的蒲公英正
鼓着圆圆的花苞，蓄势待放。风里裹着
黄土的清香、草木的清新芽气，还有塬
上果园里苹果花骨朵的清甜，宜川的塬
上塬下，目之所及，皆是欣欣然的蓬勃
模样。

春日里最动人的景象，莫过于田间
地头忙碌的身影。对辛勤的宜川农人
而言，春天就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春种
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川道里的田埂
上，农人们忙着翻耕土地、播撒种子，泥
土的清香混着汗水，在春风里缓缓弥
漫。塬上的果农更是步履匆匆，剪枝、
清园、施肥，忙得脚不沾地。待枝头苹
果花簇簇绽放，他们又俯身疏花疏果，
一抬手、一俯身间，就勾勒出一幅生机
盎然的春耕画卷，每一笔，都是对生活
的热爱。

宜川小城的春，从不是喧哗的盛
宴，而是河堤柳芽的那抹嫩绿，是小山
上桃花的那缕浅粉，是田垄间农人躬身
的身影，是烟火气里的生生不息。正如
央视春晚《立春》所唱：“人间向暖草木
发，想到三月满坡山花。”这漫城春色，
早已越过街巷、漫过田垄，悄悄钻进每
个人的心底。

春光，不只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
心的映照。当塬上的苹果花次第绽放，
当仕望河畔的晨雾渐渐散尽，宜川的春
天，便不只是草木的复苏——她悄然走
进锣鼓声里、剪纸刀下、田间地头的民
歌小调中，流淌进寻常日子里的每一个
角落。春天的意义，在于唤醒蛰伏的生
命力，而那些在日升月落里自然生长、
代代相传的东西，恰恰凝聚着一座小城
最温厚的文化底蕴。

年年春色如约至，岁岁光阴润心
田。这生生不息的，既是黄土高原上轮
回的四季，更是宜川人骨子里那份对生
活的执着与守望。春风拂过塬上塬下，
一切都在生长，一切都在这片土地上扎
根、开花，安静而笃定。而我，也会永远
守着我的小城，岁岁年年，满心欢喜。

周五下班后匆匆上路，车子驶离了
西安城，渐渐地，我们被裹入浓浓的夜
色里。车轮碾过隧道中幽暗的灯光，在
隧道里发出单调而持续的摩擦声，仿佛
在催促我们穿越这层峦的屏障。当车
头终于钻出隧道口，眼前豁然一亮，我
们已置身于秦岭之南了。夜宿汉中城，
我心中却已开始想象着那铺展于汉江
平原上，无边无际的油菜花海。

翌日清晨，薄雾尚未散尽，车子已
驶入金黄色花海。窗外，油菜花田如金
浪般铺展，从田头一直蔓延到目所不能
及的远方。那金黄的颜色，浓烈得仿佛
要将整个春天都熔炼其中，在初升的太
阳下灼灼燃烧。花田之间，偶有农人弯
腰劳作，他们戴着草帽的身影在花海中
起伏，像极了金色海洋中浮沉的小舟，
默默耕耘着这方土地。

花田里，游人三三两两，如蜜蜂在
花间流连。一个女孩蹲在田埂边，细数
着花瓣，阳光洒在她专注的侧脸上，仿
佛时间也为之驻足。远处，几个孩子奔
跑着放风筝，那彩色纸鸢在金色花海与
碧蓝天空之间飘摇，如同被春天放飞的
心事。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新人，新娘
洁白的头纱在花海上飘动，如一朵轻盈
的云，摄影师不断变换角度，捕捉着他
们被花海包围的幸福。那白纱在花浪
中起伏，仿佛春天里最易逝的梦——花
海虽盛，却终将随季节流转而凋零，如
同这眼前的新人，也终会告别此刻的青
春，步入生活的深处。

日头偏西，我们寻到一家农家乐。
老太太用铅笔头在小本子上记下我们
点的菜名，她脸上的皱纹漾着笑意，比
满目油菜花更暖。饭菜上桌，热气腾

腾，我们围坐桌边，边吃边聊，窗外是金
黄的田野，窗内是朴实的烟火气息。这
农家饭食的滋味带着泥土的质朴与阳
光的温度，在舌尖上悄然弥散，仿佛将
整个春天都嚼碎在了齿间。

归途的车子再次驶入秦岭隧道，黑
暗瞬间吞没了车灯的光亮。我闭上双
眼，油菜花海却如潮水般在脑海中翻
涌：那无垠的金色，那花浪中起伏的草
帽，那飘飞的白纱，还有农家小院里升
腾的炊烟……它们交织成一幅流动的
画卷。

隧道里的黑暗绵延不绝，而我的眼
底却始终亮着那片金黄。车轮碾过沉默
的路面，载着满车花香与阳光，驶向我居
住的城市。春天大概就是这样，总在人们
不经意间，悄悄藏进记忆的某个角落，等
待下一次出发时，再被轻轻唤醒。


